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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世纪中期到 17 世纪中期是欧洲基督教在东南亚传播的重要时期 , 伴随着欧洲殖民势
力在亚洲的扩张 , 欧洲各国的传教士也蜂拥而至 , 目的在于配合本国殖民政府的政治、军事







有关 , 而且也是素有天主教传统的伊比利亚半岛征服哲学的体现 : “征服土地与信仰改变是
紧密相连的”,“征服不仅是占领土地 , 而且要赢得被征服者自愿的驯从以及他们发自内心的
爱戴。”①在西班牙、葡萄牙之后 , 后起的欧洲殖民主义国家如荷兰 , 法国以及英国在向亚洲
扩张中 , 传教在他们的殖民扩张政策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新航路开辟后的东南亚地区 , 在
欧洲殖民主义海外扩张战略中有着重要意义 , 该地区不仅是香料的重要产地 , 而且是沿贸易
海路到达中国的必经之地 , 是欧洲向中国扩张的基地。但由于当时中国封建政府的“海禁”
政策 , 欧洲殖民者不可能到中国贸易与传教 , 所以他们把东南亚当作传教的中心 , 伺机向中
国派遣传教士。除了著名的耶稣会外 , 其它教会也积极向东南亚地区派遣传教士 , 如与西班
牙、葡萄牙王室关系密切的 Augustinians , Franciscans 与 Dominicans ; 受法国王室支持 , 成立
于 1658 年的异域传教会。除天主教外 , 基督新教也积极向东南亚扩张。荷兰的东印度公司
虽然不是一个传教组织 , 但它却支持荷兰的传教会在东南亚的活动 , 特别是在安汶地区 , 为
消除葡萄牙人在该地的影响 , 荷兰东印度公司积极支持传教士在安汶的传教活动。②伴随着
英国在东南亚的扩张 , 英国的教会也把东南亚作为侵略中国的桥头堡。1814 年 , 著名的伦
敦传教会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在马六甲建立了传教中心 , 特别注意向华人传播福
音 , 希望借助华人把福音传入中国。③
1550～1650 被认为是天主教在东南亚传播的关键时期 , 由于殖民政府的支持和早期传教
士的近乎狂热的宗教热情 , 天主教在东南亚的群岛地区 , 特别是在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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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法国传教士所在的越南迅速传播。一方面 , 皈依天主教的人数激增。如在葡萄牙耶稣会
传教的安汶地区在 1540 —1565 年有 7 万人改变信仰 ; 多明我会传教的梭罗 —佛罗雷斯 (Solor
- Flores) 地区在 1559 —1605 年间有 5 万人皈依 ; 从 1613 至 1665 年 , 苏拉威西岛东北的 Siau
与 Sangihe 有 1 万人信仰天主教 ; 在西班牙于 1571 年在马尼拉建立殖民政权后的半个多世纪
里 , 吕宋岛沿海平原地区的居民几乎都接受了天主教 , 而米沙扬群岛的天主教化也在 17 世
纪中期前基本完成。在越南 , 从 1625 至 1640 年 , 南部有近 4 万人 , 北部有82 000人成为天
主教徒。⑤另一方面 , 天主教的宗教经典被各国传教士翻译成东南亚地区国家的许多种方言 ,
如马来语 , 泰加洛语 , 米沙扬语以及越南语等等 , 传教语言的“方言化”是当时“适应”传
教方式的一种重要表现 , 不仅有效地促进了宗教传播 , 而且也推动了东南亚国家民族语言的





语言。在西班牙人到达菲律宾时 , 菲律宾的泰加洛方言就已经有了书写体的字母表 , 称 bay2
bayin , 它共包含有 17 个字母 , 西班牙传教士再把它们分为 3 个元音 , 14 个辅音。⑥据 16 世
纪在菲律宾的耶稣会编年史家 Pedro Chirino 的记载 , 泰加洛语在殖民初期已被广泛地用于书
写与交流。⑦当代研究菲律宾民族历史的著名历史学家 W. H. 斯科特 (W. H. Scott) 和 F.
兰达. 约克罗 (F1Landa Jocano) 认为古代泰加洛语的语音结构与苏拉威西岛民族的语言的
语音结构类似 , 并因此推断泰加洛语字母是由来自苏拉威西的商人在西班牙人来之前的不久
传入菲律宾吕宋岛的。⑧在西班牙殖民初期 , 传教士试图把《教理问答》等天主教教义翻译
成泰加洛语 , 但是很快就放弃了这种努力 , 因为他们发现泰加洛语词汇与语音太少 , 用来翻
译天主教教义远远不够 , 所以他们决定利用拉丁语和卡斯第语的语音结构来重新构建泰加洛
语。
在西班牙传教士对泰加洛语的改造过程中 , 充分体现了天主教的等级观念。首先 , 虽然
他们强调上帝的智慧可容纳在世界上的不同语言中 , 但却认为语言有等级之分。拉丁语是最
接近上帝的语言 , 它是一种特殊、直接传达上帝教义的媒介 , 具有构建上帝的教义与教会的
宗教经典的功能。西班牙传教士认为 , 因为拉丁语的这种功能 , 泰加洛语应以拉丁语为母体
而衍生 , 并且因为这种特征 , 拉丁语所以凌驾于其它语言之上。⑨此外 , 西班牙的卡斯第语
(Castilian) 在重建泰加洛语的过程中也不可缺少 , 因为卡斯第语和拉丁语之间有很深的渊源




西班牙神甫看来 , 虽然语言有等级之分 , 但所有的语言都依赖上帝而存在。把上帝的言论翻
译成民族的方言 , 并不是为了改变语言之间的差异 , 而是在神性的框架下承认他们的存在。
传教士认为圣经的翻译过程是一次极好地参与对上帝智慧的转换与传播的神圣活动 , 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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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帝的一次感恩与报答。λϖ在天主教的理论中 , 上帝与人的关系是主一仆 , 施恩 —报答的
关系。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 , 也是人的创造者 , 而人是有罪的 , 耶稣基督为救赎人类的罪行





中 , 一些关键词汇保留着它们拉丁语或卡斯第语的原貌 , 比如象 Dios (上帝) , Virgin (圣
母) , Espiris Santo Cruz (圣灵) , Doctrina Christiana (天主教教义) 之类的词。为保留这些重
要概念的原汁原味 , 西班牙传教士没有加以翻译 , 因为他们认为在泰加洛语中找不到这些概
念的对应词汇。
在传教理论中 , 宗教教义除了通过各民族的文字进行传播外 , 还特别强调通过用方言布
道演讲这种方式传教。传教士认为来自天国的上帝的智慧是通过嘴 —耳进行传播的。耳朵被
认为是传达上帝智慧的重要的器官 , 上帝的智慧通过传教士的嘴再传播给众生。而在这布道
的过程中 , 听者感觉到上帝伟大的仁爱与恩情 , 而激发起报答之心。所以传教士学习方言 ,
不仅是为了翻译天主教的经典 , 更重要的是要用方言来传播上帝的智慧。而且 , 方言的学习
离不开相关的工具书如语法书和字典 , 这方面的要求也促使传教士在翻译天主教经典著作时




在墨西哥的经验与教训 , 在如何统治当地等相关问题上展开了讨论 , 其中之一就是利用方言
来传播天主教。经过 1582 年马尼拉宗教会议的讨论之后 , 正式把学习方言与翻译天主教经
典确立为一项政策。λω但是与墨西哥相比 , 西班牙传教士在学习菲律宾民族语言上遇到的困
难要大得多。在西班牙占领前的墨西哥 , 当地的阿兹特克文化 (Aztece) 与印加文化 ( Incas)
已经高度发达 , 他们的语言 Nahuatl 语和 Quechua 语已经广泛传播 , 并被作为前西班牙时期
当地行政管理的通用语言。所以对西班牙人而言 , 他们只要学习这两种方言就可以传教了 ,
而墨西哥与秘鲁的许多小的部族也因为被西班牙人强迫学习这两种方言 , 从而导致了他们民
族语言的消亡。λξ但在菲律宾群岛 , 却有讲 100 多种方言的民族分布在众多的岛屿 , 单是在
吕宋岛 , 就有六种主要的民族及其语言以及许多小的方言群。据 1591 年的一份 encomiendas
的税收表显示的主要方言群的人口如下 : Tagalog 124 , 000 ; Ilocano 75 , 000 ; Vicol 77 , 000 ;
Pagasinan 24 , 000 , Pampanga 75 , 000 ; Ibanag (Cagayan) 96 , 000. λψ而在米沙扬民族居住的中
部群岛 , 除了三种主要的方言外 , 还有无数的方言群。菲律宾民族的这种语言特征 , 对西班
牙天主教的传播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1603 年 , 西班牙国王发布了一道命令 , 要求所有
在菲律宾的传教士要学会当地的语言。λζ17 世纪的一位方济各传教士在信中写道 : “如果我们
不学习当地方言 , 在这里将一事无成。”λ{ , 西班牙传教士以其狂热的宗教热情和杰出的语言
天赋 , 突破了语言的障碍 , 不仅学会了说 , 而且从词汇 , 语法等方面重新构建了菲律宾的民
族语言 , 不仅加快了天主教在菲律宾的传播 , 而且对菲律宾民族语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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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语言问题在天主教传播初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 当时普遍认为年轻人学习外语的才
能优于年龄大的人 , 所以各修会都尽量选派年轻传教士到菲律宾。λ|虽然在宗教理解与造诣
方面与年龄大的传教士相比 , 他们还显幼稚 , 教会在此方面也担当着风险 , 但是从语言学习
能力是当时传教成功的关键因素方面来考虑 , 传教士的年龄基本上还是各修会的主要考虑的
因素。λ}从 1565 —1580 年 , 西班牙传教士在语言学习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 , 除了马丁·拉
达在短短的五个月内在宿务学会米沙扬语之外 , 几乎没有其它传教士能用方言传道。λ∼
但是 1594 年以后情况有了变化 , 首先是传教士对菲律宾民族语言 , 主要是泰加洛语的
语言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 并在 1593 年在菲律宾用木板印刷出版了第一本泰加洛和西班
牙语对照的《天主教教义》 (Doctrina Christiana) 。µυ这本教义的出版与三位语言天才 , 即方济
各会传教士胡安·德·葡拉森西亚 (Juan de Plasencia) , 米格尔·德·特拉维拉 (Miguel de Talav2
era) 以及胡安·德·奥利佛 (Juan de Oliver) 的开创性的工作密不可分。Plasencia 于 1577 年来
到马尼拉 , 在 Talavara (一个西班牙男孩 , 随父母参加了列加斯比对菲律宾的开拓) 的帮助
下学会了泰加洛语。1580 年 , Plasencia 奉命用泰加洛语编写一本语法 , 一本字典以及一本教
义问答 , 并于 1582 年完成。从 1583 —1586 年 , Oliver 对 Placensia 的成果进行了修订。Oliver
也是一位罕见的语言天才 , 他 16 世纪上半叶出生在西班牙城市瓦伦西亚 (Valencia) , 在大
学毕业后加入方济各会 , 1582 年到达菲律宾时刚好 55 岁。这个年龄的人似乎已经学不好外
语了 , 但奇迹却在他身上发生。他被分配到吕宋岛西部的 Balayan 教区 , 在传教过程中开始
学习泰加洛语。在很短的时间内 , 在没有任何语法 , 字典的可供参看的情况下 , 他非常成功
地掌握了泰加洛语。µϖ 1592 年 , 他被派到民族、语言完全不同的比科尔 (Bicol) 时 , 已经 65
岁了 , 但他还是从头学习比科尔方言 , 很快 , 他的比科尔方言也和他的泰加洛语一样流利。
Oliver 在菲律宾传教的 17 年 (死于 1599 年) 时间里 , 对泰加洛语以及比科尔语发展做出了
重要贡献。他编写了 22 本泰加洛语言方面的手册 , 以及六本包括天主教教义 , 忏悔录在内
的比科尔语书籍。µω
第二是西班牙殖民政府开始划分传教区 , 有组织地管理传教事务。根据西班牙国王菲力
浦二世 1594 年 4 月的敕令 , 西班牙驻菲律宾的总督和主教把菲律宾群岛划分给最早来菲律
宾的四大修会 , 即耶稣会 , 奥古斯丁会 , 多明我会与方济各会进行传教。四大修会除分别在
马尼拉及其附近的泰加洛语地区设有教区外 , 奥古斯丁与耶稣会瓜分了米沙扬群岛地区 , 同
时奥古斯丁还被允许在 Ilokos 与 Pampanga 地区设立教区与修道院。多明我会奉命负责管理华
人传教事务以及 Pangasinan 与 Cagayan。而方济各会负责对 Camerins 的传教工作。1594 年的这
道国王敕令在菲律宾教会史上产生了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方面 , 传教地区的划分使各修会
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指导传教士学习当地主要的方言 , 极大地促进了天主教的传播。但是另
一方面 , 导致各修会在各自教区的势力日渐壮大 , 并逐渐与马尼拉代表西班牙王室利益的主
教抗衡 , 西班牙时期菲律宾各修会与主教之间常常发生的“教区巡视权”的争论 , 个中原因
与此不无关系。
从 1594 到 1650 年 , 伴随着各修会学习各地语言的进展 , 以及各修会关于各地方言研究
的加强 , 菲律宾民族语言的发展步入黄金时期。四大修会为了适应传教士的语言学习 , 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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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修会出版的大量书籍是关于语言学习方面的 , 如语法 (arte) , 字典 (vocabulario)
以及天主教的教理问答 , 忏悔录与天主教教义。由于以马尼拉为中心的泰加洛语地区的重要
性 , 这些出版物多数是用泰加洛语出版。1593 —1608 年间出版的书籍中 , 其中泰加洛语占
24 本 , 米沙扬语仅有 5 本 , 邦邦牙语三本 , 伊洛卡洛语一本。1689 年第一本班加西兰语书
籍出版。在整个 17 世纪的出版书籍中 , 方济各会占了 17 本 , 奥古斯丁 12 本 , 多明我会 11
本 , 耶稣会 5 本。µψ
在四大修会中 , 方济各会传教士对菲律宾民族语言的发展 , 特别是泰加洛语和比科尔语
的发展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除了前面提到的三位杰出的传教士兼语言学家外 , 方济各传
教士 Pedro de San Buenaventura , Ceronimo Monte , Alonso de Santa Ana 也是泰加洛语的专家并编
写了语法书和字典。另外 , 大部分比科尔语的书籍也是由方济各会传教士完成的 , 除了 Juan
de Oliver , Marcos de Lisboa 在 1602 —1611 年间也编写了一本比科尔方言的语法书和字典 , 并
把一本教理问答翻译成比科尔方言 , Andres de San Agustin1647 年也编写了一本比科尔方言的
语法 , 并把红衣主教 Robert ellarmine 的著名的教理问题翻译为比科尔方言。µζ
奥古斯丁会管辖区的方言主要有泰加洛语 , 米沙扬语 , 邦邦牙语以及伊洛卡洛语。据
说 , 早在 1578 年 , 奥古斯丁著名的传教士 Martin de Rada 就编写了第一本米沙扬语的语法
书。在 1600 年 , 已经出现了 1593 年泰加洛语版《天主教教义》的米沙扬语译本。µ{此外 , 奥
古斯丁也重视教区内其它方言的研究。Francisco Lopez 在 16 世纪初期除了把红衣主教 Robert
Bellarmine 的教理问题翻译成伊洛卡洛语外 , 还编写了伊洛卡洛的语法书与字典。另外几位
奥古斯丁传教士 Pedro de la Cruz Avila , Antonio Santos Mejia , Alonso Cortes 以及 Manuel de la
Cruz 在伊洛卡洛语的翻译与语言发展方面也有贡献。邦邦牙方言群在奥古斯丁会传教区也有
较大比例。该会传教士也致力于该语言的学习与研究。Diego de Ochao 是研究邦邦牙语的先
驱 , 他在 16 世纪末期就编写了一本语法书与字典 , 还翻译了一本忏悔录。他的学生 Francis2
co Coronel 在 1621 年出版了邦邦牙语的语法书 , 字典和教理问答。该教理问答甚至在 1901 年
还被重印。µ|除了这些主要的民族语言外 , 奥古斯丁传教士对一些小的方言也有学习与研究。
如黑里卡依那语 (Hiligaina) , 该语是居住在班乃岛与尼哥洛斯岛东部米沙扬族的方言 , 该区
域在奥古斯丁会的管辖范围内。1637 年 , Alonso de Mentrida 出版了一本 Hiligaina 语的语法书
与教理问答。稍后 , Marcos Gavilan , Juan de Borja 与Nicholas de la Guadra 也编写了 Hiligaina 语
的教理问答与布道书。µ}耶稣会的传教区主要在米沙扬方言区 , 在 17 世纪耶稣会士共编写了
10 本米沙扬方言的语法书 , 字典 , 教理问答与布道书。µ∼
多明我会传教管辖区的方言主要有华人的闽南语 , 泰加洛语 , 伊班阿格语 ( Ibanag) 以
及班加西兰语。在 1593 —1648 年间 , 多明我会传教士就出版了三本针对华人传教的闽南语
书籍。该会传教士 Francisco Blancas de San Jose , 是一位著名的泰加洛语语言学家 , 他在 1610
年编写的语法书在 18 世纪还被重印。此外 , 他还在菲律宾引进了活版印刷术 , 推动了菲律
宾出版业的发展。此外 , 讲伊班阿格语的卡加延地区也是多明我会的传教范围。但早期的伊
班阿格语的研究成果只是一些手抄本 , 直到 19 世纪才有正式的出版物。多明我会传教士学
习的另一种语言是班加西兰语 , 1689 年 , Sebastian del Castillo 发表了第一本该方言的天主教
教义 Gobierno Christiano。另一名该会传教士在 1690 年出版了该方言的一本语法书。νυ
综上所述 , 16 世纪末期至 17 世纪中期是天主教在菲律宾传播的黄金时期 , 由于西班牙
传教士的努力工作 , 在语言方面基本扫除了障碍 , 极大地推动了天主教在菲律宾群岛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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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自 1571 年在马尼拉建立殖民政权后的半个多世纪里 , 吕宋岛沿海平原地区的居民几乎
都接受了天主教 , 而米沙扬群岛的天主教化也在 17 世纪中期前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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